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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国公报》一直将域外游记作为贯彻办刊宗旨的重要文类。域外游记是

一种融合游记与政论特质的复合文体，契合教士以报刊传教的文化策略，也符

合晚清“开眼看世界”的时代风尚。《万国公报》刊发的新闻事件和海外见闻，

与游记文本构成意义丰赡的互文网络，隐喻动荡不安的现实世界。林乐知《环

游地球略述》开创了译述结合、图文并茂的写作范式。《万国公报》不顾朝廷禁

令，转载推介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使其逆势流传，成为标志性的舆论事件。

《万国公报》是刊载域外游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也最系统的近代报刊，对域外

游记的兴起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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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１］报
刊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大局中扮演了举足轻

重的角色。晚清以降，报刊传入我国并落地生

根，承担起表达观点、传播信息和影响舆论的使

命，重塑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催发了传统

文学从观念、体裁、主题、结构、语言等一系列吐

故纳新的嬗变，最终进入“以报刊为中心的文

学时代”［２］。近代文学的变革也是一场传播媒

介的变革，在这个复杂的演进过程中，以绾结中

西、绍介新知为主要特征的域外游记，成为直面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文体，尤为引人瞩目。

域外游记因天然的跨文化特质，留下了中

西碰撞交融的时代印记，作者除跨海远行的官

员、文人、留学生、教徒外，亦有众多自西徂东的

外国传教士或寓华文人。这个数量庞大的作者

群体，从亲履其地的视角，以中西杂陈的文字描

绘海外新奇诡谲的见闻，摹画西方社会的政教

风俗，推介驳杂精奥的科学知识，寄托变革自强

的吁求，对我国读者别具一番魔力。域外游记

的风行，离不开报刊的推动，它们的联袂登场至

关重要。报刊这一被视作“经国之利器”的舶

来品，深深嵌入晚清社会的“肌体”之中，并最

终形成制度性媒介的新格局，推动了晚清社会

的变迁。《万国公报》是晚清持续时间最长、影

响最大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刊登、转载、介绍域

外游记是贯穿其始终的一大特色。本文拟以

《万国公报》为文本，从报刊媒介的视角观照域

外游记的兴起与传播，以期再现晚清文学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勾勒报刊媒介与文学文体相伴

相生的嬗变轨迹。

　　一、办刊宗旨与文体选择

　　《万国公报》诞生于１８６８年９月，由美国基
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１９０７年停刊，
承续近４０年，其初期名为《中国教会新报》《教
会新报》。《中国教会新报》初为周刊，虽以颂

扬教义、阐释神谕为旨归，但坚持基本事实，声

明“何物生于何方，异事闻于异地，有实情定列

报中，无假说刊于斯内”［３］，初期多为赠阅。

１８７２年８月３１日，《中国教会新报》更名为《教
会新报》，从第五卷开始设置《政事》《教事》《中

外》《杂事》和《格致》等栏目，甄选文稿，满足不

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宗教话题大幅减少，世俗

性、时事性和普及西学的内容渐成主流。编辑

部常收到读者诸如“增益见闻使人一观洞悉

者，诚莫此为重”［４］之类的赞誉来信。１８７４年９
月５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所谓
万国者，取中西互市，各国商人云集中原之义；

所谓公者，中西交涉事件，凭情论断，不怀私见

之义。”［４］该刊的视野愈加开阔，内容较为广

博，信息量增大，开设有《京报全录》《各国新奇

事件》《教会近闻》《西国制造》等栏目，文章并

未严格按内容置于栏目之下，而是将长篇集中

在刊首，无确定栏目，刊末则栏目固定，多为

《各国近闻》《编辑声明》等。栏目作为版面语

言，其流变过程显示出其向综合性刊物过渡的

痕迹。“通中外之情”与“广见闻”成为《万国公

报》的办刊宗旨。沈毓桂曾将其更名缘由解释

为：“《新报》篇幅有限，势难遍收，自不得不择

人所愿睹而登之，以快众览。”［５］可见，其改名

的直接原因是读者的阅读期待，根本上是为满

足读者汲取新知、广知时事的需求。１８８３年７
月２８日，林乐知因教务繁冗，《万国公报》暂时
停刊。１８８９年２月，《万国公报》复刊，成为广
学会的机关报，改为月刊，刊名亦由ＧｌｏｂｅＭａｇ
ａｚｉｎｅ（直译为“环球杂志”）变成 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ｉｍｅｓ（直译为“时代评论”），从这一细节也可
看出报纸刊载重心的转移。此后《万国公报》

转向谈学论政，旨在敦政本、志异闻、端学术，着

力介绍西方政教历史，对比中西、中日社会优劣

异同的政论文章成为主流，变革求新的意图愈

发彰显。１９０７年初，林乐知病逝，《万国公报》
停刊。三度更名的过程昭示出《万国公报》筚

路蓝缕、勉力前行的足迹，背后是林乐知、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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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太、艾约瑟等主创人员对办报策略与关注内

容的调整与选择，“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

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

去之”［６］。《万国公报》根据时势变化和读者的

反馈，不断调整报纸定位和编辑策略，由最初的

弘扬教义、联络教众的教会报刊，转型为报道新

闻时事、介绍西学新知、评论中外时局的综合性

报刊，在此期间，刊载、介绍域外游记是贯穿其

始终的重要特色。

１８６８年９月５日，《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号
上有一篇报道，介绍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７日，旧金山
总督亨利·亨特利·海特，宴请清廷公使、美国

人蒲安臣一行的情况。１８６８年８月，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

谷等人，在蒲安臣带领下抵达美国，这是清政府

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志刚的《初使泰

西记》概述了宾主对话，张德彝的《再述奇》把

笔墨用在奢华的宴会场面上。而这篇报道补二

者之阙，兼有新闻通讯的简明和游记文字的生

动，将这一盛会呈现在读者眼前。《中国教会

新报》又刊出后续报道 １６篇，直至蒲安臣病
逝，志刚等人回京复命，展现了“外国通行有

年”之“新闻”的魅力。晚清官员的外事活动和

域外见闻是报纸关注的重要内容。《万国公

报》存续期间，共刊载域外游记４０余篇，一半为
数万言的长篇连载，亦有短小精致的即兴短篇；

既有逐日记事的日记行记，也有按不同主题分

类记述的域外见闻。从作者群体来看，有出洋

使臣的出使记，如斌椿的《乘槎笔记》、郭嵩焘

的《使西纪程》、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使东杂

咏》；有奉命出国考察人员的考察记，如李圭的

《环游地球新录》；有教徒西游的朝觐记，如谢

锡恩的《乘槎纪略》《海外闻见略述》；有出国幼

童的留学记，如黄景良的《欧游杂录》等。此

外，身兼编辑与作者于一身的林乐知也将自己

的旅行经历写成《环游地球略述》《三绕地球述

略》和《回国纪略》，配图刊印。韦廉臣的《日本

载笔》先在《教会新报》以《东洋载笔》之名连

载，后改名《日本载笔》于《万国公报》重刊，并

编订成书。此外尚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创

作的游览杂记行记，这些作品涵盖了域外游记

的所有门类，风格多样，蔚为壮观。

１８７９年１月４日，《万国公报》刊出《择述
〈使东述略〉大义》，强调中国应仿效西方派遣

使臣：“泰西各国公使行之既久，而中国何独不

然？自开海禁以来，近四十年矣，尔来使臣出洋

驻扎各国，事固创始，政亦维新，莫不有沿途笔

记以增华人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７］近代

海禁大开，中外联通，开眼看世界是大势所趋，

关于各国的新闻报道就是一种西学传播，跨越

东西方的作者也承担着传播社会见闻与西学新

知的使命。域外游记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所

涉内容关乎政教礼俗、风土人情、中西关系、世

界形势和格物致知的主题，极大地满足了读者

喜听奇闻轶事、乐于学习新知的心理。传教士

兼报刊人麦都思说：“现今世界之人，或是住本

乡，或是往外国去者，都欢喜听各样新闻，而都

要知道各处之人物风俗等，所以有人做地理之

书。及曾往游学之人，至回家时，亦有记其所闻

见之事，致人人可知外国番邦之好歹，而在其中

可取益也。”［８］《万国公报》确实扮演了一个“无

奇不载，无异不搜”的百科全书式的角色。林乐

知第一次从美国返回后，继续主持《万国公报》

编务时也承诺：“他日有暇，将途中所历情形略为

叙述，登诸公报，为阅者诸君一扩见闻可也。”［９］

除传递西学新知外，域外游记还具有借他

者之眼反思自我、批判现实的功能。晚清中国，

异国风物触动的不再是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

取而代之的是“我不如人”和“时不我待”的焦

虑与无奈。这种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使

模山范水让位于经世新民，占据了异域言说的

核心位置，激发读者、变革图强，关乎时代主题

的“大叙述”成为主题。游记文本去掉日期和

行程，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政论，游记是政论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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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经世新民才是核心。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
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

午惨败，面临存亡绝续的境地。《万国公报》鼓

励中国近学日本，远效西方，变革自强，“今中

国欲变弱为强，先当变旧为新”［１０］。海外旅行

跨越本土的界限去探寻外部世界，空间的转移

带来地理形态的骤变和人文环境的反差，给旅

行者带来深刻感触和反思，传统观念受到质疑，

变革蓄势待发。旅行即孕育着变革，借环球之

旅弘扬西方文明、启迪中国，是《万国公报》常

用的方式：“环游地球之游，至今岁而积三度，

且值中国剥极未复之际，不免目击心伤，及造欧

美诸州，觇其去旧从新，诸事多蒸蒸日上，又不

禁神游目想，愿我无异生同，井里之良友，速师

善法，以兴中邦。”［１１］林乐知认为，中国应“选派

国中强壮循良子弟出洋学习”“无论何人，苟能

熟谙本国之情形，然后环球游览，必能得真实之

品评，知本国之地位当在何等矣”［１２］。旅行者置

身地球万国，才能知晓本国的真实处境，域外游

记成了思考本国前途命运的参照性知识资源。

域外游记兼具取事与传播的特质，已具报

告文学的雏形［１３］，作者之笔犹如记者之笔，文

本内部隐含着一个读者和观众的视角，与报刊

力求真实、迅捷和全景式地展现世界形势和社

会现实的追求不谋而合。作者为名副其实的记

者，文本融合了新闻与政论的特质，既能保证信

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契合开拓新知、增长见识

的基本诉求，也符合促进中国以西为鉴、改革自

强的理念，可谓一举多得的绝佳文体。同时，日

记行记体无定式，兼容并蓄，文体自由，可随时

起讫，便于报纸连载。在《万国公报》近４０年
的发展历程中，域外游记作为贯彻和体现报刊

宗旨的重要文体，在其引领舆论民意、时代风潮

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闻报道与域外游记的互文

　　《万国公报》总体上属于综合性的时事刊

物，在关注中外交涉等国内外事件时采用两种

方式：一是提纲挈领的新闻报道，其特点是简洁

扼要；二是内容丰富的当事人的日记游记，其特

点是真实可感。关注同一事件的新闻文本因观

察视角、思考方式和价值评判的差异，形成一种

对话式的互文关系，生成以新闻事件为核心的

语义场，共同建构起读者了解世界大势的窗口。

１８７１年 ３月，《中国教会新报》连载署名
“三品衔总理衙门副总办斌椿”的《乘槎笔记》：

“《乘槎笔记》一卷记游西国，叙述如绘，分次备

登，俾浏览者如卧游焉。”此为《万国公报》刊载

域外游记之始。１８６６年３月至１１月，清政府
派斌椿一行五人，随英国人赫德赴西方游历考

察。《中国教会新报》在第１２５—１５５期分２１次
将日记全文连载，着重指出：“此笔记所言法京

法宫壮丽无比，今法京乱后为茂草，能无今昔之

感？”［１４］。斌椿一行到访欧洲的第一站是法国，

最后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作为重要的中转站，

《乘槎笔记》关于法国的内容较为丰富，编者着

意提醒读者注意巴黎的变化，难道因斌椿曾两

度到访巴黎？再看《乘槎笔记》之前的新闻报

道———《中国崇钦使到法国》：“钦使崇厚之航

海也，经狂飙骇浪，恒苦眩晕，以贵介之躯而涉

汪洋之海，甚矣！其惫也。兹闻已抵法国之马

西倪城，法皇命一有爵大臣恭代法皇款接。”［１５］

要想知道崇厚使法时的巴黎与斌椿笔下的巴黎

有什么联系，就必须了解当时发生在欧洲和中

国的两件大事：天津教案和普法战争。１８７０年
春夏之际的中国，因天气干旱，加之西人迷拐残

害百姓的传言散播，导致６月２１日爆发天津教
案。彼时欧洲战云密布，７月１８日，法国向普
鲁士宣战，９月１日，法国大败于色当，法兰西
第二帝国覆灭。为尽快了结天津教案，清廷派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５
日，崇厚一行抵达马赛港，巴黎正陷于战争漩

涡。崇厚驻扎波尔多，命张德彝先到巴黎协调

接洽事宜。３月１８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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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彝成了亲历者，后来写成的《三述奇》是难得

的目击实录。１０月１１日，法国总统梯也尔正
式接见崇厚一行。

《中国教会新报》刊出斌椿日记，是为了配

合普法战争的系列报道，斌椿其实承担了一个

“过来人”的叙述者角色。《中国教会新报》自

第１００期刊载《法国新到消息》开始，对定期由
海外商船带来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消息进行持续

关注，一系列的战事报道贯穿了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
的《中国教会新报》，相关回顾与评论一直延续

至１８７３年之后，才逐渐淡出读者视线。其中，
王韬的文章值得关注：“同治庚午春初，余将自

泰西言旋，由英抵法，取道于法京巴黎斯作三日

游。往瞻王宫，环历几遍，其宸宫之壮丽，土木

之穷奢，物力之富庶，市廛之繁华，诚可谓欧洲

之冠矣。乃不意一年间，遂等于咸阳之一炬，物

盛而衰，殆其变也，有心者附铜驼于荆棘，阅浩

劫于沧桑，不胜唏嘘叹息耳。”［１６］

王韬曾于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随理雅各游历欧
洲，后来完成的游记文本《漫游随录》专写巴黎

的有《巴黎胜概》《法京古迹》和《法京观剧》。

“甲于一时，殆无与俪”［１７］的巴黎，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普法开战不久，王韬出于职业报刊人

的敏感，于１８７０年１１月即着手编写《普法战
纪》，于１８７３年９月完成，部分篇章分别署名
“异史氏王韬”“吴郡王紫诠”在《教会新报》发

表。因此，斌椿和王韬作为亲身体验过繁华巴

黎的两位中国人，他们的言说更具说服力。同

时《教会新报》上刊载的《法国皇宫焚毁》《法国

都城说》之文中“死者如积”等令人触目惊心的

描述，强化了战争前后的“今昔之感”，巴黎成

了见证法国一战而蹶、由盛而衰的重要参照物。

《教会新报》详细报道了崇厚使团的行踪，还原

了帝国使团磕磕绊绊的行程，也是串联这些事

件、新闻与游记文本的逻辑线条，引导读者关注

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互文性是新闻文本的一个基本属性，不同

的语篇在生成过程中相互交织，其主题在其他

同类文本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回应，从而结成

链条和网络，深化读者对事件的解读和判断。

这一系列的新闻、评论、游记和王韬的《普法战

纪》，形成一个互相指涉、意义丰赡的互文网

络，共时性与历时性并重的立体的叙事视角，构

成文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激活

了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信息。西方记者笔下的战

争实录、中国文人眼中的昔日法国，以及出使官

员眼中的巴黎硝烟交叠在一起。新闻关注残酷

战争，游记抒写浪漫情怀，评论总结成败得失，

共同构筑了巴黎的前世今生：斌椿笔下的巴黎

越辉煌，读者对普法之战的后果越触目惊心，

“中国之往事如在目前”［１８］。王韬将普法之战

看作“欧洲变局一大关键”［１９］，观普法之战而知

天下之变，法国的败亡在于自恃强盛、轻启衅

端。身在列强压迫之下的中国读者，对国破山

河在的黍离之悲和兴亡之感，更能感同身受。

法国战败，割地赔款，又要应对巴黎公社工人阶

级的武装起义，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这种

情形与刚经历过鸦片战争的惨败、平定太平天

国叛乱、迎来短暂的“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何

其相似，这些互文性文本搭建起一个现实隐喻

的舆论场，唤起读者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

李鸿章出访欧美是《万国公报》后期关注

的又一焦点事件。１８９６年２月，李鸿章赴俄国
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后赴德国、荷兰、

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访问，成为轰动一时

的外交新闻。西方媒体刊发了很多评论报道，

李鸿章随行人员亦有记述，林乐知将相关报道

搜集整理，由蔡尔康翻译润色，于 １８９６—１８９８
年，分别以《英轺笔记》《美轺载笔》《德轺日记》

等名目，在《万国公报》连载，后由广学会于

１８９９年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刊行。这实际
上是将记者的新闻报道与随行人员的自述游记

相结合的作品，显示了从新闻到游记的文体杂

糅与转换轨迹，为新闻与游记的互文提供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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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鲜活的例证。新闻报道与游记文本互为补

充，游记中秘而不宣、付之阙如的可以看报道，

报道中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的则可参看游记，新

闻报道可以增加游记的可信度，扩大影响力，也

满足了读者延伸阅读的需求。《万国公报》除

报道使臣行踪外，还搜集官方文书一并刊载，如

关于外交照会的有《钦使奉使英国敕》《汇集奉

使各国旨敕照会》，关于出洋使臣遴选的有《总

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特派近支宗室游历外

国事宜疏》，关于外交使节薪俸的有《奏定出使

各员俸禄银数》，关于星轺尊容的有《出使英国

大臣罗丰禄小像》《醇亲王小像》，甚至也有《崇

钦使从者坠楼死》（崇厚随员酒后失足，意外堕

亡）、《星使病势续闻》（黎庶昌病重）、《使相被

刺纪实》（李鸿章遇刺）这样的秘闻。《万国公

报》还对重要游记作者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如

１８７８年第５０４期刊载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被誉为“诚此一世界之张博望、班定远

矣”［２０］，其赴美参观世博会被渲染成了可与张

骞、班固比肩的凿空之旅，以引起读者关注。

官方话语、媒体言论和个人书写的互文网

络，其观察视角的差异、叙述辞令的不同，营造

出意义复杂的阅读和想象空间，象征变化与动

荡不安的世界，是对现实的隐喻。普法之战与中

法交涉交织一处的细节，海外使节为国殚精竭虑

的努力，引发读者对游记文本的阅读兴趣，“使诸

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所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

见”［２１］。这种新闻叙事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参照，

客观上造成信息密集、生动详实的广告宣传效

应。借助报纸一定的发行网络，出洋人物的行踪

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游记对其起到了注解和深

化的作用；而读者先睹为快的阅读期待和持续关

注的阅读兴趣，也推动了域外游记的传播。

　　三、林乐知《环游地球略述》的范式

意义

　　林乐知于１８６０年７月来华，直至１９０７年

在上海去世，其间曾多次回国，留下旅行记述的

有三次。１８７８年３月至１１月，林乐知首度回
国，写成《环游地球略述》（以下简称《略述》），

连载于《万国公报》第５５１卷至６４９卷，时间跨
度近３年。１８９８年２月，林乐知再度回国，至
１９０１年 １１月返回，写有《三绕地球新录》。
１９０６年５月，他最后一次回国，受到总统西奥
多·罗斯福接见，写成《回国记略》。其中，《略

述》篇幅最长，近五万言，连载时间最久，内容

最丰富，足称《万国公报》西人域外游记之代

表：“本馆主自去年游历地球回沪之后，欲将所

历之境界，所遇之情形，逐细说明，载登报内，并

有画图印出，以为指点之据。……以广阅者之

见闻。”［２２］《略述》是典型的译述合作的结晶，

即西人笔述或口述，再由华人修饰改订：“以西

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译

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２３］《万国

公报》的此类文章，林乐知或其他作者署树义、

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腹稿、口译、

口述等，华人编辑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

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记言等，作者竖排并

列，表示两位合作者同等重要。林乐知与蔡尔

康合作时间最长最默契，作品也最多，他曾对蔡

尔康说：“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与影，水之

与气，融美华于一，非貌合而神离也。”［２４］时人

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２５］，这成为《万国

公报》和广学会西学著作的创作范式。这种中

西合璧的编创方式说明，新媒介的介入使知识

生产机制发生改变，文本叙述范式也随之改变。

中国素以天朝上国自居，天圆地方，独居天

下之中的观念根深蒂固。为打破这种盲目自大

的观念，《略述》开篇即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球

观，指出各国“莫不以本国为天下之中，而视他

国则外之也。视己大，待人小，天下通病

也”［２６］。《万国公报》不惜成本，“每张公报内

印画图二三幅，以广阅者之见闻”［２２］。《中国教

会新报》早在１８６９年第２卷便刊出地球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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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东西半球和六大洲的轮廓位置。后来张德彝

的《航海述奇》（１８７６年）篇首亦有地球图，与
《中国教会新报》如出一辙。李圭《环游地球新

录》（１８７８年）附录的地球图略为精细，用虚线
标出旅行路线。但从科学性来看，都不及《略

述》所配地球图精确。《略述》解读了１３种上
古神话时代的地球观，如埃及的日神月神说、印

度的擎天说、希腊的地形如盒说等，每一幅图像

都代表一种看的方式，形象地传达出地理中心

主义如何制造处于中心的“自我”和边缘化的

“他者”，既直观明了又生趣盎然。图文并茂是

《万国公报》的特色和优势，早期以宗教故事插

画为主，弘法说教的意味浓厚，后以世界各地风

景、建筑和历史人物为主，由插画改为扉画，构

建了意蕴丰富的言说空间，给读者营造“虽千

万里如同目睹……不啻身临异国”［２７］的现场

感。林乐知呼吁中国不要“株守陈言而不

化”［２８］，应用实践来一扫虚空之习见。林乐知

三次回国的路线基本一致，随着交通工具的发

展，旅行时间渐次缩短，第一次２１０多天，第二
次７５天，第三次仅４０多天，其以亲身经历见证
科学进步之速，“世界文明之进步，不啻以余一

身揽其全也”［１１］。要使地球说从地理知识上升

为常识，进而接受世界万国的现实，对一般读者

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林乐知的努力就是为

了助推这一质变。《略述》不仅记述和还原了

作者的环球之旅，也是一次别具心裁的媒介实

践，其用崭新的游记形式，降低了读者阅读和接

受门槛，具有典范意义。

《略述》的另一重点是阐释去旧从新、变革

自强的迫切性。林乐知建议中国近学日本，远

效美国。他认为日本这一唇齿相依的近邻与中

国有相似之处。《略述》讲述日本伊邪那机（男

神）和伊邪那美（女神）的开国神话，情节如志

怪小说，而后转入现实世界的战争和改革。

１８５３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敲开日本大门，
１８６３年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下关，英国舰队

进攻萨摩藩等一系列战争，加剧了日本的国内

矛盾，倒幕运动如火如荼，直至天皇掌权，统一

全境。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掀
起了全盘西化的近代改革，日本从此走上工业

化道路。《略述》用１６节的篇幅还原了这一过
程，堪称简明的日本明治维新史。《略述》将日

本设立西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重视农矿工

商，推进科技制造；修建铁路电厂，发展交通通

信；创立武备院船厂，训练陆军水师等一系列改

革分门别类地罗列阐释，乃至矿产分布、陆兵人

数、财政预算等数据也一一列举，展现了日本蒸

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弃古昔之旧法，《略述》从

今日之新法，则西人辅其法，国家助其资，从此

日增而月盛以矣。”［２９］《略述》也给中国敲响警

钟，文中报道日本年满二十岁的青年要注册登

记，“故增兵之说艮不诬矣”［３０］。军国主义的苗

头已闪现，而中国对日本仍如海客谈瀛洲，茫然

无所知。黄遵宪１８８７年写成《日本国志》，认
为日本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３１］的野心，然

而国人却浑然不知。直到甲午战败，《日本国

志》才受到重视。林乐知认为，日本的强大在

于求学西方，而西方的代表是美国。《略述》还

介绍了美国建国立政的过程，重点介绍美国首

任总统华盛顿。华盛顿的形象在晚清中国传衍

甚广，既有提三尺剑开疆拓土的项羽之勇，又兼

有天下为公的尧舜之德，乃英雄圣人的合体。林

乐知将其拉回凡人的一面，解读《独立宣言》时

指出国家运转的关键是有法必依，华盛顿是“君

循国政”的典范，文中配有“大美国第一民主，华

盛顿之遗像”，使他的形象进入中国读者视野。

《略述》的叙述者作为一个布道者，以耳闻

目睹和道听途说来宣扬上帝的启示，强化学习

西方、变革自强的认知。各部分以作者的旅行

路线连缀，交代时间、地点和行程，只有这时作

者才短暂现身，偶尔逸兴遄飞，寄情山水，也点

到为止，因为“途中景物之盛，然皆小焉者也，

予当舍其小而论其大”［３２］。风景退居次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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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是外壳，言说国计民生才是文本的核心。以

“环游地球”命名的游记，始于李圭１８７８年７月
正式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林乐知首次返

美在１８７８年３月至１１月，自述“途中目有所见
靡不细心访察，实事求是，笔之于书，以增己之

见闻。回沪后本拟译华文陆续登印，其题曰

《环游地球略述》”［２８］。由此可知，《略述》与

《新录》成书时间大致相同，只是《略述》连载时

间略晚。此后，在报刊上陆续出现如《美大臣

布兰安环游地球略述》（林乐知、蔡尔康，《万国

公报》）、《环球地球杂记》（潘慎文，《格致汇

编》）、《环游地球之中国女士》（佚名，《真光

报》）、《环游地球》（《集成报》）等一批以“环游

地球”命名的游记杂记，成为当时的流行文体。

晚清小说中，人物动辄出洋远行、环游世界的情

节随处可见，这一主题实际上滥觞于此。

林乐知有意淡化其传教士的身份，自称

“进士”或“本馆主”，《略述》文辞雅驯，符合中

国读者阅读习惯，基督教义与儒家文化，耶稣纪

年与皇帝年号，以及民主政体与六部官制，字字

真实的叙述风格与六朝志怪式的小说笔法交织

在一起。《略述》的中文译者为董明甫，后因病

由他人代笔，导致了文本连载的中断，这也是导

致叙述视角和体例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在译述

实践中，林乐知提出借用日译词来丰富汉语翻

译：“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

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

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３３］这一观点与

梁启超“日本与我国为同文之国，今诚能习日

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力甚巨”［３４］的主张

一致。大量新名词的使用，使得文本在形式和内

容上皆面目一新，对读者自然别具吸引力。

从《中国教会新报》开始，域外游记并没有

固定的栏目一以贯之。《万国公报》虽为报纸，

其形制上更接近传统的书刊，多页装订成册，中

后期一度舍弃栏目，只注明文章标题和作者，文

章先长后短，重要文章居前，类似文集书稿；只

在１８７８年６月至８月短暂出现过严格按照栏
目分类排版，分《政事》《教事》《各国新闻》《杂

说》《〈京报〉选录》，形制较为整饬。１８７８年１１
月之后，《万国公报》淡化了栏目编排，《略述》

多置于《政事》栏目，也有篇章置于《杂俎》中，

其文体定位相对灵活，并不强化文体本身，看重

的是其介绍新知、开拓见闻，以及阐发国外政治

改革成功经验的复合功能。自《略述》开始，呼

吁中国近学日本、远效美国，成为《万国公报》

不断重复的主题：“万事皆有自然公共之理，断

不能以一国而抗万国，故必当并肩携手，进一境

以求一利，不可自以为是，而责人以不公平也。

且凡能去旧从新者，斯人尽把臂入林，相视莫

逆。日本往事，具有明征。大国堂堂，岂难并

置？欲人重我，自自重始。”［１１］

欲得到各国尊重，必须自强自立，“时势之

逼，危乎其危；机会以来，微乎其微”［３５］，若抓不

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时机，只能坐以待毙。这一

判断在甲午之后，逐渐被进步知识分子接受。

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成为近代中国

维新变革的主题，《略述》此类文本无疑在“日

本经验”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郭嵩焘《使西纪程》的逆势流传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２日，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
为马嘉里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这在素以天朝

上国自居的晚清中国，可谓奇耻大辱。出使之

初，郭嵩焘便背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骂

名。１８７７年１月抵达伦敦后，郭嵩焘按照总理
衙门的要求，将途中所作日记约２万多字，整理
编订为《使西纪程》，抄送总理衙门。同年 ４
月，同文馆刊印此书。尽管郭嵩焘自言此书不

过“略载海道情形，于洋务得失无所发明”［３６］，

但还是因日记对西洋政事多有褒扬，引起朝野

痛诋，甚至切齿辱骂。王运斥责郭嵩焘“殆

已中洋毒，无可采者”［３７］。李慈铭怒称：“嵩焘

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是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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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３８］就连开明的薛福成也以为其言之过当，

有美化西方之嫌。郭嵩焘受到陵铄诋毁，几不能

自存。郭嵩焘及其《使西纪程》的命运沉浮成为

近代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揭示出晚清帝国因

循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命运。

在此过程中，《万国公报》坚定地站到了郭嵩焘

一边，全文转载《使西纪程》，着力宣传他的事

迹，褒扬其作为中西交流先行者的贡献，为《使西

纪程》的逆势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廷要求使臣上报游记备览的初衷，乃为

周知外情，这也使得出使日记兼具公务文书与

个人书写的双重性质。总理衙门只规定了写作

内容和定期呈送备查的定例，对日记的写作范

式没有硬性规定。郭嵩焘自言“日记略陈事

理，尤无所避忌”［３９］。当郭嵩焘认为西洋政教

修明不能再以夷狄视之，力图将真正的西方图

景和政治理想呈现出来时，域外游记因触犯政

治禁忌而成为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同时，由

于《使西纪程》以英国为中心视角，“荷兰踞此

数百年，近年荷兰衰弱，酋长之居苏门答腊者，

抚绥无术，遂至畔乱”［４０］４５的不当言论招来荷兰

公使的抗议。１８７７年６月，清廷下令将《使西
纪程》毁版查禁。但《万国公报》对朝廷禁令置

若罔闻，自１８７７年６月２日起开始刊载，“此稿
中国京城业已成书矣，兹照书登报”［４１］。同时

告知读者，《使西纪程》非《万国公报》独家连

载，并已译成英文，在香港《西字新报》刊出，

“西国人见此书中之意，多显郭钦使之卓识

也”［４２］。《万国公报》分９期将《使西纪程》连
载完毕，为当时国内郭嵩焘日记公开转载传播

的唯一渠道。《万国公报》也考虑到部分内容

的敏感性，做了局部的修订，如日记引述班固

《匈奴传》谈外交之道，原文为：“来则惩而御

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

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万国公报》改作：“来则

以礼接之，畔则以兵威之，而常使曲在彼。”［４０］９１

这样一来，剑拔弩张的气氛就缓和多了。

晚清新闻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官方

的默许状态，直至１９００年《钦定宪法大纲》颁
布，才首次明确了出版言论的相关内容，但无法

可依并不意味着可以挑战政府权威。林乐知的

《万国公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抗政府禁

令，自然因其外国人身份，以及租界保护形成的

体制外言路的屏障。《万国公报》有其遵循的

舆论底线，对涉及政府官方事务极为敏感：“其

中国之官政是非，不便预闻。……中国有中国

例，自应与何处辩明曲折是非，定循旧例而行，

但教会报未可多事也。”［４３］后来又重申：“凡中

国官场以及审案定罪公允与否，非本报所欲闻，

即他处有寄文请录者，亦置之不问。”［４４］即使转

载《京报》，也仅全文照录，从不发表评论。《万

国公报》主动介入郭嵩焘事件，非同寻常。在

连载《使西纪程》的同时，《万国公报》还借西方

媒体为郭嵩焘辩诬澄清，认为《使西纪程》字字

真实，言之有据：“凡西人不足之处，皆从实书

明，寄与总理衙门，并无一言粉饰。”［４５］报刊的

发行击碎了传统的垂直、纵向且封闭的信息传

播渠道，以往那种点对点的邮驿模式被由点到

面的新式传播形式取代。张佩伦义愤填膺，但

对日记毁而不绝、禁而愈传的情形也无可奈何：

“然其书虽毁，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

故也。”［４６］李慈铭对《使西纪程》禁而不绝的局

面同样无所措手。

为配合郭嵩焘的正面宣传，《万国公报》对

他的海外行程做了深入报道，在 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年，相关报道达３８篇之多，覆盖了他从领命出
使到卸任回国的方方面面，不仅刊载有他奉命

出使（《中国钦差领事出洋》）、呈递国书（《中朝

钦差面递国书》）、卸任归国（《中钦差告辞回

国》）等重大活动，还有他和刘锡鸿期满改派

（《钦使改派述闻》《出英副钦使升调德国》）的

报道，以及《中国公使出辕游玩》《中国郭钦差

参观酒厂》等无关宏旨的私人游历，事无巨细，

皆全程跟踪报道，并选登郭嵩焘《上年驻英钦

·３８·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８月　第２３卷第４期

差谢赈文件》，表扬其身在海外、不忘家国的义

胆忠心。《万国公报》除刊发郭嵩焘本人的日

记和文章外，同时编发读者来稿和海外新闻，扩

大了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改变了传统的政治

信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传播方式，增进了传播

主体和受众的双向沟通，客观上为郭嵩焘赢得

了广泛的舆论支持。报刊重塑了晚清帝国的信

息传播网络和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成为政治生

态的晴雨表，甚至影响到郭嵩焘本人的政治命

运。这些文字或摘自西方媒体，或出自《万国

公报》编者之手，抑或来自海外的投稿；有短

讯，有长篇评论，还有英国诗人傅澧南称颂郭嵩

焘“蹇蹇王臣，爱国忠君，愿公怀抱，如日照临，

炳耀六合，海宇清平”的赞歌［４７］。在郭嵩焘陷

入舆论抨击、几乎无处容身之时，《万国公报》

给予了他不遗余力的支持：“郭公充使臣之职，

往来英法两国，为星使之弁冕，即后任之楷模

……郭公才猷素裕，经济素优，拜星轺之命，出

使于国政不一、人物不同、风俗各异、言语迥殊

之区，其迹似易，而道高则谤起，德重则毁来，觐

闵既多，此又易而难者……不见妒于西国之执

政大臣，不贻讥于西国之文人教士，而中国或有

人非之谮之，是诚何心！”［４８］

这些文字显然强烈谴责郭嵩焘事件背后的

阴谋论者和构陷者，认为如此才识卓著、勇于任

事之人竟然遭受不白之冤，实在太过荒谬。当

然，《万国公报》对郭嵩焘毫无保留的赞美，也

有林乐知和郭嵩焘二人个人私谊的原因。林乐

知和郭嵩焘熟识已久，在郭嵩焘出国之前，林乐

知曾赠其《中西关系论略》一书［４０］５３；归国后，郭

嵩焘途经上海，曾专程参观林乐知创办的格致

书院和徐家汇天主教堂，林乐知又转赠诗人傅

澧南的《赠别》诗［４０］９８５。《万国公报》这些有关

郭嵩焘的报道和评论显然经过精心策划和选

择，全方位展示了他的海外生活与外交活动，形

成了舆论合力，成功塑造了一位先天下之忧而

忧、开明广识、忍辱负重、足堪大任的外交官形

象，《使西纪程》广为流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其实是一次由《万国公报》主导的危机攻关，

《万国公报》关于郭嵩焘的报道和评价，很难说

公允客观，如对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之间交恶，

后被提前征调回国之事就绝口不提。这些其实

是西方人站在维护西方文化立场上的价值判

断，客观上为郭嵩焘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万国公报》扉页上的“ｔｈｉ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明确了目标读者的定
位———上层官员和士绅，这些报道为郭嵩焘争

取到了更多来自官僚集团内部的支持和关注。

二十多年之后，林乐知为《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作序时重提旧事：“中国素有鄙薄外人之意，不

屑简使出洋。迨至无奈而修通好之仪，爰有奉

使诸公，目击外洋全盛之谟，不能不默识于心，

或更笔诸简册……乃中国于其所知之事，笑为

海外奇谈；于其所著之书，竟至劈其板而焚其

纸，是避明而就暗也，自愚以愚民也。京中之满

汉大僚，尚夜睡而闭其目也，华事尚可为乎！”［４９］

林乐知为郭嵩焘鸣不平，痛斥晚清官员的

昏聩无知和保守排外，当年的妄自尊大、抱残守

旧为后来的中国败局埋下了祸根。他还断言李

鸿章访问欧美各国期间，一定也有很多文字因郭

嵩焘的前车之鉴不敢公开发表。郭嵩焘经此打

击，把相关文字一切蠲弃，不再刊录。《使西纪

程》被禁之后，后来的出洋使臣对记述文字增删

修改，如履薄冰，慎之又慎，大大削弱了文本的个

性色彩，为出使日记这一文体留下诸多遗憾。

与《万国公报》不同，同时期的《申报》对郭

嵩焘的海外之行也有报道，但失之严谨，近于戏

谑，因画像一事的报道被郭嵩焘追究责任［５０］，

造成轰动一时的“名誉纠纷案”。郭嵩焘得益

于《万国公报》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和肯定，也解构了帝国的权威和合法性。《使

西纪程》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的进步，现在看来

当然毋庸置疑，但在昔日众人昏昏的时代，没有

·４８·



杨波：《万国公报》与域外游记的传播

几人敢说公道话。后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大臣薛福成，在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时，特意将郭

嵩焘《使西纪程》恭呈御览。郭嵩焘感激不已，

这已是十二年后的事了。在郭嵩焘蒙耻受辱、无

可存身之时，《万国公报》站到了与保守派对立

的一面，使《使西纪程》有幸毁而难灭、禁而不

绝，为域外游记的兴起和流传起到了示范作用。

　　五、结语

　　１８７６年前后，《万国公报》依靠民信局、洋

行外轮逐渐扩宽了发行网络，打破了早期只能

依靠教众内部传播的局限，“已传遍中华十八

省各府地方，再各西国大口岸皆有买者，东洋各

埠行销不少”［５１］，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发行和

销售网络。１８８３年《万国公报》第一次停刊前，

发行量大致每月２０００份左右，最多可达每年

１００００份；１８８９年复刊后，最初每月维持在

１０００份左右，后经广学会推介，发行量大增，每

年可售出３００００多份，其动辄数万份的销量和

相对完整的发行网络是一般著作无法比拟的。

以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为例，此书由李鸿章

作序，海关总署出资刊印３０００册，并安排各地

税务司代售，但大部分读者阅读的途径仍是报

纸，如孙宝蠧在《万国公报》上读到《环游地球

新录》，称赞“鳞 璨誾，如履其境，盖万国宝物

所萃焉”［５２］。《万国公报》在当时的影响力和

覆盖面可见一斑。

读者对异国他乡的想象和认知需求、对改

变现实和向往更好生活的愿景，成为大众传媒

的重要推动力。域外游记也因风借力，成为关

注变革、反映社会的时代文体，成为一面他者之

镜，映照出创新与传统、进步与保守、抒情与纪

实、个人与时代互相影响的复杂过程。“随着

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清公共领域的扩张，域

外游记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并与现代报刊等大

众传媒相结合。”［５３］这种报刊与文体相伴相生

的媒介生态应是域外游记研究关注的重点，唯

有如此，才能揭示文学、媒介与时代的演进与嬗

替规律。报刊的媒介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型

政治逻辑，报人、报刊与官方体系之间产生裂

痕，“当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知识分子眼中越

来越弱化甚至消失时，报刊政论就倾向批判而

不是建言”［５４］。域外游记，不论是出使官员的

记述，还是传教士的说教，都与当时现实形成鲜

明反差。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在文本中呈现

出一种“忠诚的反对”，正是阿伦特所讲的“良

心反抗”［５５］，在禁而不绝的悖论中逐渐深入人

心。《万国公报》并非最早刊载域外游记的近

代报刊，但却是刊载域外游记最多、时间跨度最

长、也最系统的报刊。域外游记与报刊的结合，

真正将文字、传播和观念融为一体，既有思想启

蒙、传递新知的合法性，又暗含着建构新世界、

颠覆旧秩序的力量，共同参与到近代中国思想

启蒙、知识更新和文学吐故纳新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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